
        
            
                
            
        

    
小警察被俘虏奸污！ 小警察被俘虏奸污！

「什么鬼地方！」 　　徐凯暗暗咒骂着，一个人蹒跚在漫无边际的荒漠之中。 　　「朱虎！要是让我逮到你，不把你剥皮抽筋，我就誓不为人！」 　　徐凯嘴里叨叨唠唠的，手扶着布满灰尘的石壁呼呼喘着气。 　　事实上他下个月就要结婚了，但是为了捉拿朱虎，徐凯宁愿跟他 的未婚妻大闹一场，也要参加此次行动。 　　「小芳现在还在生我的气吗？」 　　一想到分别了半个月的未婚妻，徐凯沾满尘埃的俏脸上总算泛起了一丝甜甜 的笑容。 半年前，徐凯最好的朋友，同事程锋遇害，在一次任务中被歹徒劫持，拷打， 强奸后杀害。 事后警方发现程锋的尸体，人被大字型绑在房梁柱子上，嘴上塞着自己的内裤， 警帽歪斜的戴在头上，警服衬衫撕开露着胸膛，胸口都是被烧，打伤的伤口； 警裤被剥到大腿上，裤裆，后屁股和裤腿上湿成大片，沾满了几个人的精液以及 程锋本人的尿液，阴茎被细绳捆扎着根部，肛门上红肿着，几条血渍，看上去 全身上下狼狈不堪。　　 但罪犯朱虎却早已潜逃了。 　　同时失踪的，还有几名跟他一起打工的外地人，可惜的是，这另外几个人的 真实身份却难以确认。 　　于是朱虎被全国通辑！ 　　几个月后遥远边疆的犁市警方回报：在犁市一度出现过朱虎的踪迹！于是赴 犁市的朱虎辑拿队立刻成立！ 　　本来现在应该是徐凯准备婚事的时期的，但现在，却一个人流落在这不见人烟的鬼地方。 　　只因为三天前他在犁市发现了阿农。 　　他见过阿农，那是程锋的一个老同学，一个看上去傻乎乎的大老粗。他 是跟朱虎一起失踪的，所以他也是程锋案的嫌犯之一。 　　他是在市集偶然看见他的，当时他刚买了一大袋食物正在离开犁市。 　　徐凯立刻打电话报告总部，只身跟踪阿农而去，他需要找到朱虎的藏身地。 　　徐凯跟着阿农一路走到这片遍地石灰岩的荒漠，从中午一直跟到午夜，然后 他居然把目标跟丢了！ 　　糟糕的是，他发现自己迷路了，四周都是一样的硬地和石壁，他不知道犁市 究竟是在东南西北。 　　他没有带食物，随身携带的一小壶水也喝光了。 　　而更要命的是，他的手机电池用完了！他没法联络到他的同事！ 　　又渴又饿又累的倚着身边的岩壁，当空的烈日把整片大地烤得灼热。 　　七月的正午连偶尔掠过的微风都是炙热的。 　　身穿着短袖警服的徐凯早已是通身大汗，汗水透过内衣沾湿了他的整件警服， 热得满脸通红的小警察便仿似刚刚从水里捞上来的一般，不断有汗珠沾着他的衣 襟滴下。 　　徐凯摸了一下腰间的佩枪，那金属的外壳现在碰上去有些烫手。 　　徐凯艰难地咽下一点口水，伸手提了提有些松垮下垂的警裤，又开始漫步在这火热的 大地上。 　　「朱虎一定是躲在这荒漠中的某个洞穴中！」徐凯相信自己的推测。 　　不过最要紧的，是他自己的现在。 　　他已经三天没吃过东西，两天没喝过一口水了。饶是他身体一向硬朗，在这 种鬼天气之下也已脚步虚浮。 　　************************************************************* 　　「***，我被人跟踪了！」阿农刚一回到洞里，立刻大呼小叫。 　　「笨蛋！那么不小心？是条子吗？」朱虎心中一跳。 　　「是吧。」阿农说道，「不知道什么时候盯上我的，来到这荒漠我才发现后 面有人。隔太远我也没敢看清楚，应该只有一个人。」 　　「混蛋！」朱虎手捶了一下洞壁，「要是给警察知道我们藏在这一带，他们 迟早会找过来的！我们得换地方了。」 　　这两天朱虎和阿农一直呆在洞里，让相对面生的大狗和小泥鳅到外面打探消 息兼寻找新的藏身地。 　　一路逃到这穷乡僻壤，居然还有人追杀，朱虎真不知道还该躲到哪儿去。本 以为等风声一过就可以露面了，但现在看来风头还紧得很。 　　两天过去了，大狗从犁市回来，报告一切如常，没什么风吹草动。 　　犁市其实只是个有两万人口的小城市而已，一向风平浪静。这次有一支外地 派来的辑拿队驻扎在警察局里，很多本地人很快就有所耳闻了。 　　「不过，刚才我在列风壁附近差点撞上那个警察了！」大狗汇报着，「是个 毛小伙！坐在那儿喘气。还好我机灵，没给他发现。」 　　来到这儿已经快半年了，他们对这儿的地形研究得很透，一些连本地人都未 必知道的地名他们都了解得一清二楚。 　　「对了，那天跟踪我的人，现在想想，似乎也是个楞小伙。」阿农附声道。 　　大狗道：「不会是同一个人吧？都过了两三天他还呆在这干嘛？」 　　「小伙子？」朱虎眼前一亮，道，「要么是迷了路，要么是落了单！大狗， 你肯定只有一个人吗？」 　　大狗点了点头：「应该是的。」 　　「好！」朱虎道，「如果这小警察就是那天跟踪阿农的那个人的话，那么也 就是说他到现在还没走出这个荒漠，多半是迷了路。所以，现在还只有这个小警 察知道我们躲在这儿，只要解决了他，我们就安全了。」他对自己的推理十分满 意。 　　「你的意思是趁他落单，先宰了他？」阿农看了一眼朱虎，「也罢。反正我 们落在他们手里横竖一个枪毙，多杀一个人没什么大不了！」 　　大狗道：「嗯！那小子有枪，得小心点。还有……嗯……那小子看起来似乎 还挺帅的，嘿嘿！」 　　朱虎会意，笑道：「很久没玩过小警察了吧？那我们捉活的！」 　　三个人对视着淫笑起来。 　　当下戴起能遮住半边脸的大草帽，抄起家伙，依着大狗的指点向列风壁那边 悄悄走去。 「警察！站住！不然我开枪啦！」 　　徐凯追着前面那飞奔着的身影，大声叫喊。 　　但那人外号小泥鳅可不是浪得虚名，奔得更是飞快。 　　又渴又饿的徐凯眼看着距离目标越来越远，手往腰间一掏，将手枪抄在手里。 　　「哇！」 　　热得发烫的金属壳令徐凯一下拿持不稳，手枪掉到地上。 　　待他将重新拾起手枪，那身影又已消失不见了。 　　「嗯！」徐凯跺了一下脚，刚才这家伙明明形迹可疑，一见他掉头便跑，但 就是抓不着他。 　　如果这人是朱虎的同党，那么更加可以证明朱虎就是藏在这荒漠之中了。 　　徐凯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将手枪重新放回腰间。 　　真累啊！四肢无力的警察抹了一下满面汗水，一步一步又向前慢慢迈进。 　　也许现在应该先赶回犁市再说，但怎样才能走出这片荒漠？ 　　********************************************************************** 　　「小泥鳅！跑那么快干什么？」 　　朱虎对着向这儿狂奔而来的人说。 「警……警察……」小泥鳅奔到朱虎他们面前，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有……有枪的……追……追我……」 　　「在哪？」 　　「就……就在这山头那面……跑死我了！」 　　小泥鳅上气不接下气，但总算见到同伴，人一多心神自然定了一定，慢慢直 起腰来。 　　阿农道：「我们就是要去抓这小警察的。他估计这两天还没走得出这荒漠，不 能让他走掉。」 　　「他……他有枪！」小泥鳅心有余悸。 　　朱虎骂道：「怕什么！他在明我们在暗！我们四条大汉还奈何不了一个毛头小伙？ 最多小心点就是了！」 　　小泥鳅点了点头：「对对！那警察好象也没力了，跑起来脚步很沉！」定神 之后他立刻省起敌人的弱点。 　　「记住，首先要打掉他的枪！」朱虎吩咐着。 　　四个人借着山坡上凌乱的岩石遮掩，躲躲闪闪地冲上了山头。 　　果然，一个穿著警服的小伙子一边抹着汗，正从远处慢慢地走过来。 　　「分散！」 　　朱虎排兵点将，「等他走进包围圈再出手！动作要快，记住，不能让他用枪！」 　　*************************************************************** 　　徐凯一步步走上这山头。 　　四周都是陌生但却看上去差不多的地形，他没法辨认出哪儿才是归路。 　　「要是抓到一个同党，或许还能带我出去。」他天真地想着，凭着这身警服 和这把手枪，他觉得自己无所畏惧。 　　但茫茫这片大地没半点人烟，只有几只秃鹰盘转在空中「嗷嗷」叫着。 　　徐凯突然想起那本什么武侠小说中，那叫什么云的侠客也跟自己现在一样没 吃的，但他却能打下空中的秃鹰充饥止渴。 　　山头上乱石嶙峋，前面远远望去，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漠。 　　徐凯叹了口气，倚着旁边一块大石轻轻呼着气。 被晒着炙热的岩石上的热量透过他那层薄薄的警服烘上他的肌肤，警服衬衫 早汗湿了，警裤裤腿也沾满了灰，浑身还散发着汗臭。最要命的是，三天了， 这个时候倒居然还来了尿意，徐凯皱了皱眉，身体侧了一侧，想就地先小解。 刚把裤子拉链拉下一半， 「呼！」 　　后面一声异响。 　　凭着警察的本能，徐凯身体急伏，一根木棍从他头上掠过。 　　「什么人！」徐凯就势打了个滚，抽出腰间手枪喝道。手枪依然热得滚烫， 但徐凯这次拿得很稳。 　　没等他的手枪举起，第二棍又扫了过来。 　　徐凯看清面前的正是三天前他跟丢的阿农。 　　虽然身体疲惫，但关键时刻练了多年的身手还是派上用场。 　　徐凯身体轻轻一闪，阿农扫过来的第二棍又打了个空，没等他第三棍挥出， 乌黑的枪口已对到他的额前。 　　徐凯这一闪一跃，粗笨的阿农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已然受制。 　　「把棍子放下！」徐凯喝道，顺手从腰间掏出手拷。 　　「咚」的一声，阿农手里的木棍掉到地上，徐凯一手拿枪指着阿农，一手拿 着手拷便向他左手拷去。 　　「***，这笨蛋！」躲在附近的朱虎暗暗骂着，一边朝躲在另一块岩石后 面的大狗使个眼色。 　　徐凯将手拷拷上阿农的左手，正喝着他将右手伸过来，突然后面一阵轻轻的 脚步声。 　　高度警惕着的警察抓着手拷顺势一扭，将阿农左手扭到他背后，耳听阿农 痛得一声叫，徐凯已将自己的身子闪到阿农的后面。 　　「啊……」阿农又是一声大叫，一条木棍结结实实地打在他的屁股上。 　　误伤同伴的大狗呆了一呆，挥动木棍又朝徐凯劈头打来。 　　徐凯的手枪还隔着阿农的身体，没办法只好一把将阿农的身体向大狗猛的一 推，闪身再避，身体一个打滚窜到旁边一块岩石之旁。 　　只见大狗一把推开阿农，抡起木棍又待冲来，徐凯举着手枪朝天一响，喝道 ：「放下武器！不然开枪了！」 　　大狗呆了一呆，双手举起，木棍却没放下，眼角向着朱虎的藏身地扫了一眼。 　　徐凯回过口气，立时明白那边还有他们的同伴，一边高声喝叫大狗放下木棍， 一边注视着那边的动静。 　　但不料…… 　　他身旁的这块岩石正是小泥鳅藏身之地，徐凯这下对那边的动静全神灌注， 却没想到后面有鬼。 　　待他发觉身后有异响时，已经来不及了！小泥鳅一棍正扫中他的腰间。 　　徐凯「啊」的一声大叫，顿时摔倒在地。 　　大狗见状立刻挥舞着木棍，跟小泥鳅一道没头没脑往小警察身上打去。 　　徐凯这下狼狈至极，连滚带爬急避，但身上还是不免挨了好几下。 　　他手里紧紧握紧手枪，他知道这是自己唯一的救生符了，虽然暂时没有任何 空隙可以让他用得上这把枪。 　　阿农也重新拾起木棍冲了上来，一棍狠狠打在徐凯右臂上。 　　疼得发昏的警察跌跌撞撞地摔倒了又爬起，拚命向后退避。混乱中胡乱开了 两枪，却没打中任何目标。 　　偏生这帮忘命之徒明白不能让他逃远，不顾被流弹击中的危险，一直追着他 打。 　　「啊……」一棍又狠狠击中徐凯的后背，将他的身体打得向前扑了出去。 　　前面已是山坡了，跌倒在坡上的警察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发出惊慌 的惨叫声沿着山坡滚了下去。 　　「***！你们这帮笨蛋！把他打下去干嘛！」 　　朱虎恶狠狠地骂着，「还不快追！他没多少子弹的！」 　　一直滚到山脚下的徐凯全身已给一路的砂石磨破了不少，膝盖破了个洞，撞得昏昏噩噩的他 迷糊中看到几个男人正从山上向这边冲过来，急忙挣扎着身体爬了起来，向前便 跑。 　　慢着！ 　　正当徐凯打算向后发一枪阻一阻追兵时，他发现手中的手枪不知什么时候已 经丢了。 　　「哈哈！这小子的枪在这！」 　　在半山坡拾到手枪的小泥鳅乐得大叫。 　　「快追！他跑不了的！」阿农大叫着。他一只手拷着手拷十分讨厌，急于抓 到徐凯解拷再说。 　　跌跌撞撞的徐凯跑没多远，就给追上了。 　　冲在前面的小泥鳅飞起一脚踹中他的后背，将警察踢翻在地。小泥鳅马上 作势又扑了上来，给倒在地上的徐凯一记地堂脚扫倒在地。 　　一阵恐怖的感觉笼罩着徐凯全身，他本已又饥又渴的身子现在遍体鳞伤，本 就浑身乏力的身体一阵搏斗后更是疲乏不堪。 　　他现在被四个男人围在中间，乱飞的拳脚又朝着他直打过来。 　　徐凯紧咬着牙关，奋力作着垂死挣扎。虽然混乱中也还击了他们几拳，但明 显寡不敌众的他身上还是不停地挨着拳脚。 「啊……」徐凯裆部一阵剧痛，给朱虎一脚重重踢中，顿时身子一软，双手不禁 下去捂住裤裆。然而憋了半天的尿因裆部遭猛击，顿时失禁了流了出来，裤裆湿 了出来，在地上行成一滩水，随即徐凯手足被牢牢按住。 　　「***！这臭小子还真够难对付的！」朱虎蹲下身去，狠狠扫了徐凯一记耳光。 　　「朱虎！你这混蛋！你跑不了！放开我！」徐凯不屈地挣扎着。 「嘿嘿，原来真的是来捉我的！」朱虎嘿嘿笑道，两眼看着徐凯下身处，警裤 拉链因为刚才刚要小解而拉到一半，能看的到白色内裤，现在却被尿液浸湿了， 一手脚还挑拨着徐凯警裤裆部突起的地方。看到徐凯裤裆处湿了大片，地上都有滩尿渍， 几个匪徒笑的快趴下了。 「哈哈哈哈！怎么？都吓尿裤子啦？你还真他妈贱阿！你妈没给你断奶阿？」 　　「你这王八蛋！还程锋的命来！」徐凯看清了仇人的脸，那本来还有点帅气 的方脸现在看上去真是脸目狰狞。 朱虎拍拍徐凯的脸，恶狠狠说道：「程锋是我杀的，又怎么样？我还轮奸他，谁叫他那么 跩！哈哈！忘了告诉你，他也被整的尿了一裤裆，我就要看你们警察这副贱样！ 你还是顾着你自己吧，臭警察！把他带回去！」 　　「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我是警察！」 　　徐凯拚命地挣扎着，但他双手还是给扭到身后捆了起来，两脚给捆起来，眼上也给朦上一块 黑布，随即身体一轻，已经给人扛在肩上。 　　「放我下来！」徐凯扭动挣扎着。 　　但屁股上给人狠狠一抓，听得朱虎喝道：「老实点！不然有你受的！」 　　徐凯哪里肯听，只管拚命挣扎着。但现在的他实在没多少力气了，扛着他的 大狗对此毫不理会，只是埋怨道：「别动了！吗的，熏死我了，你的尿都沾我身上了」。 　　「啪」的又一声，小泥鳅在徐凯尿湿的裤裆上抓了一下。 　　「***，这警察的鸡吧不小阿！不过这尿味可真够骚的！」他嘻嘻笑着。 　　「啊！」徐凯一听羞得满面通红，挣扎着更猛。 　　却听阿农笑道：「让他扭吧！你们不觉得这小子扭起来的屁股很好看吗？哈 哈！还尿湿了大块呢，象个娘们样！」 　　小泥鳅哈哈笑道：「是啊是啊，小警察你继续扭吧，扭屁股啊！」 　　徐凯一听他们都对着自己的屁股看了，不禁大羞，挣扎渐渐停了下来。 　　「他们想对我怎么样？」徐凯一想起程锋的遭遇，心中「砰砰」直跳。 烈日继续照射着大地，身上伤痕疼痛着，下身尿湿的裤子贴在身上又难受， 又累又怕的徐凯终于支持不住，在大狗的肩膀上昏了过去。 朱虎驻扎的山洞并不算太隐蔽，洞口向外大大敞开着。但一进入山洞，地势 下倾，走了十余米，已到了这座小山的山腹。 　　洞道四周坚硬的石壁显是人工凿过的，这洞不知是哪位先贤积下的功德，因 洞的尽头，从地下竟冒出一股清彻的泉水。 　　徐凯在迷迷糊糊中醒来时，他的身子仍然挂着大狗的肩上向前走着，徐凯感 觉得到他正在下斜坡。 不过更重要的是，天气似乎不熟了，周遭带着一阵阴森森的寒气，令他尿湿 的警裤贴在下身直感到透体冰凉。 　　「砰！」徐凯一阵晕眩，身体重重撞到地上。 　　「这是哪里！放开我！」徐凯大叫。 　　朦眼的黑布被扯开，眼前是一个一丈见方的洞穴，洞的一角，汩汩的泉水正 自地下冒出，流到四周人工凿开的石槽里。 　　水！ 　　徐凯舔了舔嘴唇。 　　但面颊一下被一只大手捏住，朱虎嘿嘿笑道：「徐警官是来捉我的吧？」 　　徐凯用力甩着头，想挣脱他的手。但无论他如何使力，捏得他双脸生疼的手 仍然没有松开的迹象。 　　「长得挺帅的嘛……」朱虎淫淫笑着，另一只手已摸上徐凯微突的裤裆。 　　「拿开你的脏手！混蛋！」徐凯被捏着脸，说话也含糊不清了，但口气毫不 示弱。 　　「啪！」捏着他脸的手松开了，但立即换之的是一记狠狠的耳光。 　　徐凯嘴角滴着血，愤怒的眼神跟朱虎对视着。 　　「***，叫你跩！我还没嫌你脏呢！看你一裤裆的尿！」 　　朱虎飞起一脚，重重踢中徐凯裆部，将他踢得直飞出去，后背撞上坚硬的石 壁。 　　一声闷哼之后，徐凯挣扎着坐起身来。 　　被绑在背后的双手这下痛得入骨，他真怀疑自己的掌骨是不是折断了，但裆 部被踢中的下体疼痛难忍，徐凯不禁一阵气闷，差点喘不过气来。 　　朱虎大踏步追了上来，一把扯起徐凯的头发，又是一记耳光扫去。 　　徐凯避无可避，顿时脸上剧痛，眼前金星乱冒。 　　朱虎双手抓着他的警服前襟，猛地向外一扯，襟前两颗钮扣应声而落。 　　「***！」朱虎暗骂一声，本拟这一下便要扯开他的上衣，不料却拉脱了 两颗钮扣。 　　但面前已是徐凯黝黑的胸前肌肤，两个褐色的小乳头隐约可见。 　　朱虎毫不客气，一只大手摸了上去，径直伸入他的衬衣之内。 　　「混蛋！放开我！」 　　徐凯尖声大叫，他的一只乳头已经给人抓在手里，羞得满面通红，身体乱扭 拚命挣扎着。 　　「这臭小子有够烈的，抓紧他！」朱虎一边说着，一边向下继续解开徐凯警服 的钮扣。 　　但不用他说，大狗他们三人早已围了上来，坚强有力的手臂牢牢按住了徐凯 不停乱扭的身体。 警察警服的上摆已经向两旁敞开，铁灰色的衬衣凌乱不堪，下身裤裆也被朱虎 一只大手牢牢地握住。 　　「混蛋……」徐凯奋力翻滚着身体，但却没法逃脱这几条大汉的掌握。 　　束在警裤腰间的腰带也已被解开，只剩最后一个钮扣未解的警服已经完全敞开， 露出徐凯健壮结实的肚皮，黝黑的肌肤上布着一块块受创后的瘀痕，显示着 被擒小警的悲惨处境。 　　朱虎将徐凯仰面拉到自己怀里，两只魔爪伸向徐凯尿湿的警裤后屁股，用力的揉搓着。 　　「***，这小子的屁股好性感阿，还好弹手呢！」 　　他一边玩弄着徐凯的屁股和裤裆，一边调笑着。 　　「呜……」 徐凯羞得几乎昏了过去，松开皮带的警裤松松的挂在腰间，拉链半拉着露出一块被尿液 渗透的内裤，尤其当朱虎的手指不经意间隔着尿湿的警裤伸入他那的屁眼时，徐凯不禁打了个冷战。 　　「混蛋！放开我！」 　　他只能这样叫骂着。 　　明知逃脱不了，徐凯还是拚命扭动着疲乏不堪的身体，捍卫着自己的尊严。 　　「发达了……」阿农傻呵呵地笑着，伸手在徐凯的身上乱摸，「这警察是个 好货色咧！我们赚翻了！应该还是个雏儿吧！」简直就是把他当成货物一般，徐凯心中一阵委屈，眼 睛水汪汪的。 「哭啦哭啦！」大狗吹着口哨，「把这警察剥光，大伙慢慢乐儿！」一边伸手去剥徐凯的警裤，本来就半褪 的裤子被向下剥落。 　　「不要！」徐凯身体剧烈乱窜，「你们不要乱来，我是警察！」 　　他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恐吓着。 　　但换之的是一阵哄笑声，身体也给按住难以动弹。 　　「这小警察还想吓唬人呢！」大狗笑得几乎连眼泪都要掉出来，「我就是要尝 尝小警察屁股的味道，看看是不是会特别爽！哈哈！」 　　一把将徐凯的裤子拉到膝盖处，露出里面的湿透的白内裤。 　　小泥鳅将脸凑到徐凯下身端详着，落入敌手的警察羞得要死，哭着：「混蛋 ……不要……不要……」 　　「嘻嘻！这警察内裤都尿的发黄了！哈哈！」 　　小泥鳅哈哈大笑，伸手捻着徐凯露出外面的几根阴毛轻轻拉扯着。 　　「啊……不要……」 　　徐凯含着泪继续挣扎着，但扭动的屁股扯动着给人捻在手里的毛毛，却又隐 隐生疼。 　　朱虎双手继续玩弄着徐凯的睾丸，现在他双手捏着他两只小睾丸轻轻揉着。 　　羞耻的警察紧紧咬着牙根，忍受着奇异的电流冲击着他无助的躯体。 　　下面的小泥鳅迫不及待地将他的内裤撕破扔向一边，露出徐凯下身浓黑的一片阴 毛。 　　绝望的小警察含泪扭着头，被玩弄着的阴茎好象正在抽尽他身上最后一丝的 力气，警服凌乱的搭在身上，衬衣撕敞开向两边，尿湿的警裤被剥到膝盖，手脚被绑着。 　　大狗的手掌攀上了徐凯的阴囊，胡乱拉扯着他茂盛的阴毛。 　　「骚毛长这么多，一定是个骚货！」他大声地品评着。 「不……」徐凯咽噎着抗议。脚上绳索被割断，被强行分开了双腿。 羞愧难当的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双腿被向两旁分开，分别扛在大狗和阿 农的肩上，几只脏兮兮的大手在自己的大腿内侧和阴部抹来抹去。 　　无力反抗的身体浮起了一连串的鸡毛疙瘩，当粗糙的手指拂过他粉嫩的肛门 时，徐凯感觉自己就快昏了过去。 　　但是没昏。 　　一根粗壮的手指拨开他的肛门，吐了几口唾液，抹在徐凯的肛门，将手指慢慢捅入他的肉洞。 　　「呀……」徐凯咬着牙不让自己叫出来，但强烈的耻辱感让他快死了。 　　长着老茧的手指挤入他幼嫩的肛门，徐凯下身隐隐作痛。 　　「啊哈！」 　　大狗突然兴奋地叫起来，他的手指已捅了两节进入徐凯的肛门，「这警察还 是个处男呢！我们可真执到宝了！」 　　徐凯悲哀地闭上眼睛，他开始后悔为什么不去好好休假，却偏要跑要这儿来。 　　耳旁响起一片惊讶的嘻笑声，在徐凯眼眶中一直打着转的两流清泪终于夺眶 而出。 　　「不行不行！既然是处男，那谁先操他可赚了大便宜！」 　　小泥鳅叫道。 　　阿农轻拨着徐凯的肛门，笑道：「那就剪刀石头布！」 　　小泥鳅道：「来就来，谁怕谁啊！」 　　当下四人分成两对，小泥鳅大喝一声：「剪刀石头布！」 　　翻出拳头，击了一下朱虎的两根手指，笑道：「过关！进入决赛！」 　　那边大狗胜了阿农，也摩拳擦掌，誓跟小泥鳅一决高低。 徐凯几乎全裸的胴体仍然给他们空着的手按住，眼睁睁着看着这帮家伙用这 小孩子的手段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觉得自己似乎像一头被 牵到市集叫卖着的 牲口一样，真恨不得立时死去。 　　颤抖着的眼皮紧紧闭上，但仍禁不住的眼泪汪汪直流。 　　小泥鳅挥着右手，对着大狗叫道：「上次猜拳输了给你，给你上了姓程那小 子的处男身，这次可没这么好运了！」 　　大狗笑道：「那是虎哥慷慨，自己的同学的处男身都能让给弟兄们决定！这 次可不同啦！我的运气就是好，臭泥鳅想跟我争也白搭！」 　　小泥鳅叫道：「还好意思说，现在看看是谁厉害！剪刀石头布！」 　　伸出张开的手掌。 　　大狗却也一样，小泥鳅啐道：「***！剪刀石头布！」 　　两人同时挥出拳头。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一连十个回合，还是没分出胜负。 　 　　朱虎双手玩着徐凯结实的屁股和半硬的阴茎，兴致勃勃地看着这两个家伙争拗。 　　掌中徐凯的阴茎渐渐在搓揉掳动下竖了起来，尿液和粘液不断地滴着。 　　朱虎两对食指和中指分别夹住他龟头，拇指在上面轻轻搔了一搔。 　　「呜……不要……」徐凯的腰板猛的一下挺了起来，口里开始轻轻呻吟起来。 　　阿农嘻嘻一笑，捂在徐凯阴部的手掌沿着他大腿根处上下磨动，从满是阴毛 的阴囊一下窜到肛门口。 　　「啊……」 　　徐凯惊慌地扭动着身体，但就是无法躲得开魔爪的玩弄。 　　「啊哈！」 　　小泥鳅兴奋地跳了起来，张开的手掌一把包住大狗的拳头，他终于在第十七 回合胜出！ 　　「走开走开，这警察现在是我的啦！」 　　小泥鳅一边解着裤子，一边呦喝着挡在面前的阿农让开。 　　阿农咒道：「你得意吧，小心操断你的小鸡鸡！」 　　小泥鳅哈哈大笑，也不理他，左手摸到徐凯的屁股乱抓着：「你这警察刚才 拿着枪追我不是挺威风的吗？老子现在要来讨还本钱啦！」 　　扶着早已朝天直竖的肉棒趴到徐凯胯间，对着他的大腿擦了一擦。 　　「不要！」徐凯突然间又是一阵猛烈挣扎，拚命想合拢被大大分开的双腿。 　　眼看着自己将被强奸，悲哀的警察作着最后的反抗。 　　「啊！」 　　小腹中重重中了一拳，徐凯疼得想直弯下腰去。 　　但身子被制住没法动弹，冷汗从他的额头上汹涌冒出。 　　小泥鳅冷笑一声，下身一挺，肉棒已插入徐凯的肛门。 　　「啊……啊……」 　　徐凯一声惨叫，身体挣扎着更是剧烈，屁股不停地乱扭着，希望挣脱那进入 他身体的丑物。 　　「好爽……」小泥鳅轻喘一声，双手扶着他的屁股，用力将整根肉棒捅入徐凯 的肛门里。 　　「啊……」徐凯继续喊叫着，「混蛋！你不得好死！……」 　　身体已经给面前这小混混占有了，徐凯咬牙切齿着瞪着面前正在奸污 着他的小泥鳅。 　　「警察，你的屁眼好紧，爽死我啦！给人强奸的味道怎么样啊？」 　　小泥鳅摇着屁股，肉棒充分享受着徐凯的屁眼，一边对着徐凯满是 汗水的脸蛋嘻笑着。 　　「呃……」徐凯羞愤地别过头去，刚刚下体一阵阵地抽痛，而对方不 懂的肉棒却一下下地冲击着他受创的肉壁。 　　悲从中来的徐凯强忍着屈辱，紧闭着嘴唇，只是喉中不断 发出的闷哼声还是掩盖不了。 　　「***，好了没有？」 　　阿农搓得肉棒催促着。 　　「催什么催，你妈的……呀……」 　　小泥鳅轻哼了一声，下身一阵搐动，泄了出来。 　　他悻悻抽回沾着红红血丝的肉棒，在徐凯那被剥到膝盖，本来就脏湿的警裤上胡乱拭 着，口里骂骂咧咧：「***，催什么催，不然我还能多操这警察好一阵子呢！」 　　阿农笑笑不理他，自顾着扑上徐凯的身体，成为了占有他的第二个男人。 　　徐凯只觉一根更粗大的物事又撑开自己那还在抽痛不已的肛门，一下一下地 抽插着。 　　一阵新的撕烈般的剧痛重来袭来，终于忍耐不住的警察口里发出一声惨叫， 乱颤着的身体随即淹没在他自己悲呛的哭喊声和呻吟声之中。 　　看到英俊的小警察给自己奸到哭了，阿农哈哈大笑。 　　「操小警察就是爽！」 　　他挺动着肉棒进出在徐凯的肛门之中。 　　徐凯明亮的大眼睛已给自己的泪水模糊了，失神地望向凹凹凸凸的洞壁。 他的身体压着自己反捆在背后的双手躺在地上，被分开的双腿仍然被男人 架住把玩着，一根新的肉棒正在他肛门中冲刺着。 　早已全身脱力的警察随着肉棒的冲击不时从喉中发出一声短促的闷哼，下体却 不禁更加亢奋，直立的阴茎随着他颤动着的身体一下一下轻轻摇动着。 　　下身撕裂般的剧痛仍在延续，徐凯那被烈日晒出的全身大汗的身体仍在不停 地继续冒出汗水，自己尿湿的警裤散发着小便的骚臭，他觉得自己快虚脱了，。 　　「嗯……」 又一根肉棒在他的体内喷发了，滚热的液浆冲击着他的肉壁，精液溅满了徐凯 的肛门，屁股，和被剥到一半的裤子上。 　　眼前阴暗的洞壁仿佛开始闪闪发光，点点金星在眼前乱舞，徐凯的思绪已经混乱。 「水……水……」 　　被轮奸中的小警察迷迷糊糊中呻吟着。 　　一瓢清水浇上了他的头顶，警帽湿透了，将迷乱中的警察浇回残酷的现实。 　　旁边淫笑着的男人们继续在玩弄着他的身体，徐凯伸长舌头，贪婪地舔着流 经他唇边的清水。 　　一股凉意直透入心，已经两天没喝过一口水的徐凯只觉这几滴清露简直便是 人间最甘甜的仙液。 　　「想喝水吗？骚警察。」 　　小泥鳅笑咪咪地问他，那看起来有些诡异的笑容令徐凯不禁打了个冷战。 　　那阳具凑上他的唇边，小泥鳅笑道：「用嘴给老子爽一爽， 爽的话给你这贱警察水喝。」 　　抓着徐凯的头，那还沾着几丝血丝的阳具在他的嘴唇边擦了一擦。 　　「不……」 　　徐凯倔强地扭过头去。 　　徐凯咬着牙，瞪着他们。 　　又一根新的肉棒进入了他的身体，肛门又开始承受起新的冲击，下体 的每一寸肌肉似乎都在灼痛着，徐凯紧锁着眉头咬牙忍受。 　　「啪！」 　　又是一记耳光打下，徐凯英俊阳光的脸蛋上又多了五条新的掌痕。 　　小泥鳅双手捏着徐凯的脸颊，迫使他张开嘴巴，将自己的阳具硬塞了进去。 　　徐凯拚命地摇着头挣扎，却听着大狗冷冷笑道：「小心他把你的小鸡鸡咬掉， 嘿嘿！」顿时心念一动，使尽力气便要咬下。但双脸被捏着酸痛至极，徐凯拼尽 气力，也难以将嘴合拢。 　　小泥鳅似乎也有所顾忌，将阳具退回到他的双唇之间，只在他的唇上慢慢磨 擦着。 　　突然，徐凯嘴里一热，一线温热的液体带着呛人的腥臭味直射到他的喉上。 　　「他在我嘴里撒尿！」 　　徐凯眼前一黑，羞愤交加，挣扎着更是猛烈，但一双新的大手紧紧按着他的 头，令他不能动弹，气得发昏的小警察眼睁睁地等着小泥鳅把整泡尿都撒在他被 迫张开着的嘴巴里，尿液顺着嘴巴，流到徐凯的胸膛，小腹和裆部。 　　一直咪咪笑着的小泥鳅兴奋地对视着徐凯烈火般愤怒的眼神，撒完尿后推着 他的下巴合上他的嘴，笑道：「想喝水是吧？都给我喝下去！」 双手紧紧摀住徐凯的嘴，一按一按的，听着他喉中发出的痛苦的「咕咕」声， 得意地哈哈大笑。 一个年轻阳光的小警察，每天就这样被奸污着。轮奸完后，小警察被重新穿好 警服，分开两腿趴着吊起，嘴上塞着自己的骚臭尿湿的内裤；混身上下又潮又脏， 沾满各种污渍。警裤松开着皮带松垮的挂在腰间，拉下点就露出屁眼方便被操。 裤裆，大腿，屁股上满是几个人和自己的精液和尿液。一天天过去，徐凯每天被 强行凌辱奸污，也只能被迫一遍遍的尿湿在裤裆里，忍受着无比的屈辱和痛苦。 Back : 1080 : 无奈的抉择 Next : 1078 : 森林中的小屋（不看后悔哦~虽然名字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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